
宗教文化与村落社会的整合
———以白银市平川区共和镇打拉池村为个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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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在历史上人口迁徙、流动频繁的西北地区，宗教成为基层村落社会中最基本的、最具渗透力的一种社会整合
力。打拉池村作为一个以汉族为主的多民族村落就是典型个案，纵观打拉池的村落历史，宗教文化始终是打拉池人历史接续与

社会维系的主线，同样在市场经济中发挥着巨大的社会伦理规范的整合功能。这一研究表明宗教文化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

会的重要文化资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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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我国汉族社会的人类学研究之“宗族范式”是一个主
要的研究取向，甚至被认为是理解中国大社会的一把钥匙①。

其实，“宗族”并不是中国汉族社会普遍的一种基本结构，尤其

在历史上人口迁徙、流动频繁的西北地区，完整的宗族形态并

不多见，宗族也不是基层社会整合的基本力量或者说是唯一

的力量。相反，“宗教”的因素常常被忽略了，事实上，在基层

村落社会宗教是最基本的、最具渗透力的一种社会整合力，甚

至在多元族群的地域———村落共同体中，多元宗教的共存形

态构成了地域共同体之社会整合的合力。特别是在多宗教、

多民族的西北地区，宗教文化无疑是实现社会整合与构建和

谐社会的重要文化资源。本文研究的打拉池村作为一个以汉

族为主的多民族村落就是典型个案。

一、打拉池村：区域、民族与人口

打拉池地处甘肃和宁夏两省交界的屈吴山脚下，这里气

候条件属于绝对干旱地区，少雨且土地贫瘠。原属靖远县所

辖，１９８５年白银市恢复建市，成立平川区，打拉池从靖远县划
出，归平川区所辖，现隶属于白银市平川区共和乡，且为共和

乡政府所在地。共和乡南障屈吴山，东屏峤山，与宁夏的海原

县盐池乡接壤。北有黄家洼山，西北同老爷山（龙凤山）相连，

西南与靖远县高湾乡相邻。黄家洼山与屈吴山相对峙之间的

广袤平原，名为西格拉滩，为打拉池的煤矿区；东起峤山，经牛

拜、马饮水，在红山寺南侧向西至老庄、小水、红沟又形成了一

个狭长谷地，这一狭长谷地连同西格拉滩，即为共和乡（或旧

时的打拉池）的基本区域范围。

从历史的宏观角度看，这里是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是我

国重要的民族文化区———东部汉族儒家文化区、青藏高原文

化区、蒙古高原文化区和河湟穆斯林文化区的交汇之地，即地

处河湟民族走廊。打拉池在丝绸之路的繁盛时期起到了从中

原进入河西走廊的桥梁作用，途经平川地区的丝绸之路属丝

绸之路陇右段北线的重要一部分，其一条路线从西安出发经

固原、海原翻越西华山，穿过西格拉滩（今打拉池）到旱平川

（今平川区）；一条沿渭河过天水翻越华家岭，之后沿祖厉河抵

靖远再到旱平川。走旱平川必入 阴县，而后或西北行过水

泉峡口，翻安门岘沿石门砂河而下在小水渡河。或直接从

阴口渡河。作为重要的商贸、文化交流大通道的丝绸之路，自

８世纪以来，途径这里的商队不绝于道。著名诗人岑参就赋诗
描绘过这一景象：“凉州七城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而位

于丝绸之路陇右段北线隶属古代阴县的打拉池被称为繁华

的八大集镇之一。正是这一历史地位给打拉池留下了深厚的

文化积淀，商人故去，驼铃已逝，但历史上传播与根植在这里

的宗教文化却依旧鲜活，构成了村落文化的深厚底蕴。

现在的打拉池是一个自然村，包括中和和兄弟两个行政

村。中和村是汉族村，兄弟村则是回汉杂居的村落，该村现有

７个村民小组，７００余户，３０００余人，其中回民２００余户，１０００
人，近占１／３。移民是这个村落历史的主要故事，村落的集体
记忆揭示了其历史形成的侧面，尤其人们的历史记忆总是与

那些重大的事件相关，构成了集体记忆的焦点。如１９２０年的
海原大地震，那场惨绝人寰的自然灾害让近３０万人家破人亡，
背井离乡，而打拉池就是部分幸存者的逃难求生之地，至今老

人们依然记忆犹新。在屈吴山西南的山脚下有一个村庄的名

字叫葛家
5

，这是一个只有几十户人家的小村庄，一位葛姓村

民讲述他太爷当年的故事：

在海原大地震之后的第二年的青黄不接的春

季，他的太爷是一个刚刚３０岁的青年，在那场大地震
之后，掩埋了家中的亲人后，带着自己的女人和儿

子，在饥荒和瘟疫被迫之下，踏上了逃难之路。他们

要投奔的地方即为距此不远的打拉池。那里是女人

的娘家，家道殷实，投奔到他们那里，能够给孩子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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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生路。在走出村口路过一户人家垮塌的墙院

时，隐隐听到一个孩子的哭泣声，他循声走进一个半

掩的草棚，看到一个气息微弱的男孩，正双膝跪伏在

一个倒卧的男人身旁。他走近一看，孩子的父亲身

体早已冰凉。他擦了一把眼泪，顺手抱起了这个孩

子，这个３岁大的孩子比他的儿子还小。在他来打拉
池之前，这里已经有了一家葛姓，他到打拉池之后成

为第二家。他的儿子后来生有一男六女，并有５个男
孙……后来在打拉池有３个葛姓家族，现已发展到第
五代，那个被他抱来的小男孩后来在打拉池娶妻生

子，有了７个儿子及 ２个女儿，现男孙 １０人，女孙
１３人。
一位９７岁的田姓回族老人讲了自己的故事：

他是在地震之后来到打拉池的，那年他１３岁，地
震后房屋震塌，生计无着，又赶上到处抓壮丁，无奈

之下，只好投奔姐姐和姐夫一家，他来打拉池之前，

打拉池的回民只有四五户人家，他们都佃住在打拉

池西城门外。他姐姐、姐夫开了个小旅店，他开始在

姐夫的店里打杂。第二年，他做起了从海原到打拉

池的羊羔和皮子生意。他一个１４岁的男孩在一个陌
生的异乡独立支撑起了生活的重负，后来他在打拉

池结婚成家了，共生了９个儿子３个女儿，后有男孙
２１人，女孙１０人，现已结婚的１８个男孙中，仅男重
孙就有４９个，今日家族人丁兴旺可见一斑。
在老人的深情回忆中对打拉池充满了感激，因为这里是

他们劫难余生之后的重生之地，是被“神灵”所救赎的地方。

一位老人讲：

民国九年的海原大地震，时间为农历十一月初

九日晚十一时。当时打拉池一带的一个名为新庄子

村的一李姓大户请龙轿神芙蓉大帝治病，大帝神龛

断裂。神急吩咐全庄老幼青壮，不分男女全部到本

庄道观前的平地上听训。待全庄人到齐后，又令各

家烧火一堆，在场听候。当时正值寒冬季节，天气寒

冷，很多人因此不耐烦了，闹着要回家，但神灵不许。

就在那时，只听大地“轰”的一声，霎时天摇地动，房

屋窑洞几乎全被夷为平地，但全庄人都平安，只塌死

了一只猫和一只狗。从此，新庄人更信奉芙蓉大帝

神，所言必从，因大帝神灵感应昭彰。民国初年，打

拉池人将神像偷去，为一方显感应，事后打拉池人做

了万民伞送神归位。后打拉池人也将芙蓉大帝供奉

为当地方神，并建有方神庙，芙蓉大帝为三国时的

赵云。

正如学者所言的：“所有的历史事件都必然发生在具体的

空间里，那些承载着各类历史事件、集体记忆、民族认同的空

间或地点便成了特殊的景观，成了历史的场所。事实上，‘景

观’既是一种稳定的社会角色，又是一个巨大的记忆系统。”［１］

打拉池人没有自己的文本历史，只有沉淀在打拉池之历史空

间中的敬畏的心灵史。

二、打拉池：空间与文化场

打拉池作为当地人社会生活的空间，其物理维度是南、

西、北三面之屈吴山、西山、龙凤山，三山峙立而形成了西格拉

滩盆地。在当地人的底层信仰的风水观念中，龙凤山作为打

拉池人的主山是靠山，海拔最高的屈吴山是向山，而西山与黄

河一衣带水，与打拉池古城山水相依。因此，人们相信打拉池

是一块风水宝地，在这些山上修庙宇，拜神癨，能够保佑打拉

池人平安免灾，财源广通，升官发财。三山上最引人注目的景

观是佛道并存的寺院———红山寺、总佛寺、潮云观、道观之娘

娘殿、土地祠、三教堂、龙王宫（又名文昌殿）、五帝殿、青龙殿、

白虎殿、朱雀宫、北武祖师殿等。三山围览，似众神俯瞰，打拉

池人就生活在盆地的中心———一个众神审视下的空间。清真

寺是唯一坐落在盆底的宗教场所，回族人围寺而居。这就是

打拉池人生活的社会空间。正如社会学家列斐伏尔在其著作

《空间的生产》中指出的：“空间不是通常的几何学与传统地理

学的概念，而是一个社会关系的重组与社会秩序实践性建构

过程；不是一个同质性的抽象逻辑结构，也不是既定的先验的

资本的统治秩序，而是一个动态的矛盾的异质性实践过程。

空间性不仅是被生产出来的结果而且是再生产者……空间不

是抽象的自在的自然物质或第一性物质，也不是透明的抽象

的心理形式，而是其母体及社会关系的一种共存性与具体

化。”②所以，这些显著的文化符号景观构成了打拉池空间的文

化维度，形成了打拉池的文化场。在此场中，宗教文化是积淀

最深的文化资本，发挥着场文化的社会整合的聚集效应。

（一）西山上的红山寺和接云观

红山寺原名开元寺，坐落于打拉池的西面。因山岩石色

为红色，故名红山寺。历史上也叫西山寺，建于北魏。据说法

显和尚当时带４００弟子去西梁朝佛，被鲜卑族人阻挡在黄河以
南不许过河，法显和尚遂命４００弟子遣散各地宣教建寺，开元
寺便由此而建。法显弟子凿石开窟历经十余载，窟内塑有三

世佛三尊，护法神六尊。北宋时，此地重建“崇宁寺”，明朝万

历年间再次扩建，始成规模，红山寺遂闻名遐迩。现红山寺的

建筑分为佛道两部分，东为道观，西为佛殿。佛殿部分现已建

成山门，山门第二层为弥勒佛殿与观音殿，拾级而上第一排为

尚未建设的五方佛殿地基。再往上一层，第三排依山而建，中

间为大雄宝殿，大雄宝殿外殿正中为石窟洞口，两侧左塑观世

音菩萨及善财、龙女；右塑地藏王菩萨、道明、闵公，十八罗汉

像侍从两侧。从外殿洞口进入主窟，窟门两侧浮雕为韦驮、关

公二大护法，内地下塑有四大天王，中间坐释迦牟尼佛，两边

各为阿弥陀佛与药师琉璃佛。大雄宝殿两侧，东为药师佛殿，

进入佛殿内，药师佛坐正中，左为日光菩萨，右为月光菩萨。

而大雄宝殿西侧，则为西方三圣殿。殿内正中为阿弥陀佛，左

塑大势至菩萨，右塑观世音菩萨，从西方三圣殿走出来，沿着

西侧台阶继续上行，走过清风亭，便是十二层高的万佛塔，风

吹铃动，与佛堂里的诵经声合音共鸣，撩人心弦。

与红山寺依存的是道教的接云观，走进山门，沿着一条中

轴线，山门第一排映入眼帘的是一层天师府，二层文昌宫。继

续深入，第二排的中间为打拉池的方神庙芙蓉大帝赵子龙殿，

大帝殿两侧分别建有钟楼与鼓楼，再两侧分别为二郎真君殿

与虫王殿。沿着桥楼上行，第三排为三清宫，桥楼两边分别为

三宫殿、火帝殿、娘娘殿及白马都督殿。再上行，第四排的最

高处为润皇阁。

（二）龙凤山上的道观与佛寺

龙凤山位于打拉池的北侧，俗称老爷山。据《平川区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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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载：龙凤山，山形如五龙戏凤，故有“龙飞凤舞”之誉［２］。相

传大约在西汉末年，这里建有灵官坛庙，供奉南天门的护法

神。唐时，由敬德在此建庙，名为“祖师殿”，殿里供奉祖师爷

真武大帝像。北宋时，此地镇守张安泰又建成了太上老君殿，

又名三清宫。同时建了佛殿，殿内供有法王菩萨，斗战胜佛孙

悟空的十二化身等。明代，靖虏卫指挥使李栋又扩建了龙凤

山，建有龙凤山石碑坊、左右天王殿。清代，又扩建了马王殿、

赦招楼等。至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的“文化大革命”，所有庙宇建
筑全毁。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当地乡人与企业界人士纷纷捐资
又陆续修建了娘娘殿、土地祠、三教堂、龙王宫（又名文昌殿）、

虫王殿（再建）、五帝殿、青龙殿、白虎殿、朱雀宫、北武祖师殿

等，形成了以道教为主，附以佛教的建筑群。打拉池的汉族群

众对龙凤山情有独钟，平时香火不断，每逢宗教节日更是香客

如云。

（三）屈吴山上的总佛寺与潮云观

总佛寺坐落于屈吴山北麓，相传是唐贞观十九年玄奘大

师取经归来在此驻锡建殿，并收徒屈德和吴尚二人，距今已有

１４００多年的历史。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开始大规模重建，现已建成
万仙殿、东西二大殿、太阳宫、月亮宫，中间建成地球仪、天桥

楼等。总佛寺万仙殿的结构具有显明的儒、释、道三教合一的

思想：“庙高，台架临空３４．５米，庙内建筑净落６２５平方米，内
上层３６柱为３６天罡，内下层７２根柱为７２地煞，共１０８根内
柱，由四根直径４５厘米粗、２４米高的通天柱支撑，连接四门八
扇，高大豁亮，内部又以神龛布局。顶部玉皇阁，四角悬空，离

三米，周七个太师椅，各盘一条七米长雕龙，龙头一米长，旋柱

临空，雄伟豁达，上中下各置三界八仙；四角排列，东南寿星，

西南姜子牙，西北无量祖师，东北黄飞虎。顶部四方置四块四

米长一米高神龛板，中间雕刻太上老君，四方奉通天教主；张

天师孔孟儒佛道列位。大殿内中央供奉四尊２．７米高玉石佛
像。外部设斗拱挑四角，屋脊为日月星辰，外四角佛门四大天

王，八仙法器，为维护佛的法身和威严，２４根明柱。以万佛殿
为中心，四桥连四殿———万佛殿，连接４６．６米长天桥和桥楼，
天桥楼东西接２０米长渡桥，建东海菩萨殿，西设星际宫，建高
于地面五米，莲花地球仪，再拾５０米台阶是地藏王菩萨殿，南
为千手千眼佛殿，水岘滩下建龙紫宫接引殿。太极生两仪，两

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万物真一的格局。”［３］２１

潮云观坐落于屈吴山西麓，始建于元朝末年，据前清举人

刘仲琦、郭兆瑞的《碑文·钞录·杂文》中述：潮云观初建于元

末年，有道人吴云劝道，始建“灵云桥”。“凡求神解厄，助愿士

途者，桥上焚祷，白马都督，金龙大王，应验非凡。后年，陈士

杰道人，又建桥楼，记碑文……”③此为潮云观第一次建庙。明

寅德元年（公元１４２６年）第二次扩建，建太上殿、显神殿，殿内
供奉白马都督、金龙大王神位，后又建“宣民楼”置“金鼎”和

“碑文”，其中，宣民楼为主要告示，“金鼎”撰书金文，内容为：

“屈吴降妖传，授显神相助，降了九头蜈蚣精，以三皇令择地建

庙及云事。”［３］８明万历九年（公元１５８１年）第三次扩建，至明
万历十九年完工，共建成“白马殿、显神殿（再建）、祖师殿、雷

祖殿、文昌楼、九天殿、二郎真君殿、关帝圣君殿、子孙娘娘殿。

明末，由道士黄云清，字善廷，广缘布施续建：乾清楼、青马将

军殿”［３］１３。清道光八年（公元１８２８年）又建玉皇阁、山神庙、
土地庙、灵宫楼；光绪年间潮云观再建桥档洞、灵宫楼洞、文昌

楼洞、战楼。民国九年，因海原大地震而毁坏严重，后有道士

崔文秀主持第六次复建，在复建所毁庙宇之外，又新建龙王

殿、药王殿、桥楼。１９８１年，潮云观第七次重建，共建成五楼十
八殿和佛院三殿错落分布于屈吴山山腰间。从公元１３６８年到
现在，潮云观历时６００多年，屡建屡毁，屡毁屡建，它兴衰沉浮
于历史的变幻之中，维系在人们执着的无形的信仰追求之中，

成为打拉池人的一部生动的精神史。

“宗教是最普遍存在的人类设置之一”［４］４５３，这一点深刻

地打印在打拉池人生活的社会空间之中———儒、道、释、伊四

教并存共生，成为中国传统文化在村落社会的缩影。这些宗

教符号表征的文化景观深深地嵌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构

成了一个人神共存、圣俗一体的文化场。正如福柯所讲的：

“空间是任何公共生活形式的基础，空间是任何权力运作的基

础。”［５］５６宗教作为这里最深厚的文化资本正是在这个社会空

间中发挥着巨大的社会整合作用———它被人们信仰在心里，

实践在年复一年的各种宗教仪式之中。

三、宗教仪式与村落社会的整合

宗教是社会整合的重要机制之一。宗教的信仰与仪式密

不可分，信仰是宗教的核心，仪式是宗教的社会实践，宗教的

社会整合功能是通过宗教仪式的重复实践而发挥作用的。社

会整合是社会的秩序化，控制社会越轨行为的发生，消解社会

冲突，使社会和谐一致，和谐不仅是社会制度层面的有序化状

态，而且重要的是人的心灵或精神的和谐。宗教作为神圣的

社会意义的系统，首先在制度层面发挥着律法、伦理的功能，

规范着人们的日常行为，维系着群体的认同和团结。其二是

发挥着牧师的功能，通过赋予人生的意义和目的，用神圣的权

威话语回答人的生老病死等人生困惑问题，以达到精神上释

疑、疗伤、慰藉的作用。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宗教是这个世界

的总的理论，是它的包罗万象的纲领，它的通俗逻辑，它的唯

灵论的荣誉问题，它的热情，它的道德上的核准，它的庄严补

充，它借以安慰和辩护的普遍根据。”［６］１其三是正如宗教所信

仰之“神”无处不在一样，宗教发挥着超自然的“侦查”力的作

用，宗教通过信仰将“神”内化在人的心中，从而达到人的自我

控制，实现社会整合。其四是宗教仪式为人们的交往互动提

供了公共空间，发挥了社会粘合剂的功能。在打拉池村，道

教、佛教每年都有定期的庙会，举行不同的宗教仪式，它既巩

固着人们的宗教信仰，又发挥着强有力的社会整合功能。仅

以道教为例，每年就有１４场庙会：农历正月初九在玉皇圣诞举
办的“上九庙会”，为期三天；农历正月十五在天官赐福节上举

办的“元宵庙会”，为期一天；农历二月初二举办的开庙门庙

会；农历二月十五为道祖太上老君圣诞举行的庙会，为期两天

半，俗称二破三；农历三月初三为北真武祖师（北八天教主）圣

诞举办的庙会，为期四天；农历三月二十为求子在三霄娘娘圣

诞举办的庙会；农历四月初八为禳天花在花娘娘圣诞举办的

庙会；农历六月初六为镇江大王杨四将军圣诞举行的庙会，为

期两天半，俗称二破三；农历六月二十六为二郎显圣真君圣诞

举办的庙会，为期三天；农历七月十二为龙王圣诞举办的龙花

庙会；农历七月十五为祖先送瓜果举办的“中元庙会”；农历八

月十八为白马都督圣诞举办的庙会；农历九月初九至十五为

张天师与北武祖师的冲祖（升职）仪式和当地方神芙蓉大帝圣

诞，此节最隆重，要过七天庙会；农历十月十五是为追祭各家

１２２

　甘肃社会科学　２０１５年第６期　



祖先举行的下元节庙会。如果再加上当地的佛教庙会，打拉

池村每月至少有两场庙会。仅以接云观的“上九庙会”为例来

看，始于每年腊月二十七、二十八日，道士们吃素，禁荤，腊月

三十晚上诵经祈福。正月初四，人们开始赶庙会，他们烧香拜

神，占卜求吉，祈求神灵禳灾治病，保佑平安，指点迷津，能够

发财致富或官运亨通。所有占卜问事者均会奉献数目不等的

钱，以示虔诚。尤其是打拉池本地因开发煤矿而富的煤老板

群体，他们是寺庙建设最重要的捐资者，更是每年宗教仪式的

积极参与者。特别是前几年煤矿瓦斯爆炸等事故频发，让老

板们心有余悸，他们都纷纷供奉“龙轿”，祈求平安和发财

致富。

显而易见，不同的打拉池人参与宗教仪式都各怀心事，各

有所求，尤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竞争激烈，变数陡增，人们对

未来的不可预料性、不确定性的担忧与日俱增，因而需要“神

灵”这个“没有依靠的依靠”来寄托和安心，来增加自己的信

心。因此，宗教正是通过满足不同人的精神需求而达到社会

整合的。正如人类学家马林诺斯基指出的，“宗教的需要处于

人类文化的延续，这种文化延续是指超越死亡之神并跨越代

代祖先之存在，而使人类的努力和人类的关系持续下去。因

此，宗教在伦理方面使人类的生活与行为神圣化，而且还有可

能成为最强大的社会控制力量。在其教义方面，它为人类提

供了强大的内聚力，使人类成为命运的主人，消除了人生的苦

恼。凡有文化必有宗教，……尽管文化对于宗教的需要完全

是派生的、间接的，但归根结底宗教植根于人类的基本需要，

以及满足这些需要的文化形式”［７］１０８。

纵观打拉池的村落历史，宗教文化始终是打拉池人历史

接续与社会维系的主线。宗教从改革开放初期的恢复到现在

的良性发展，正是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经济上的日

益富裕而发展的。宗教所起到的社会整合作用就在于使这个

村落社会在市场经济的激烈竞争中并没有因为贫富分化而失

衡和冲突，也并没有因为人口的大量流动而疏离与失和，更没

有因为人们追求物质财富至上而变得唯利是图和为富不仁。

因此，宗教作为传统文化资源在市场经济中发挥着巨大的社

会伦理功能，也是当今构建和谐新农村的重要文化资源。打

拉池村仅仅是西北地区的一个典型个案，据笔者不完全调查

统计，甘、宁、青三省区有宗教活动场所１１９３６处，其中伊斯兰
教有９３７５座，藏传佛教有９６６座，汉传佛教有７９４座，道教有
３１９座，基督教有 ３５１座（不包括聚会点），本教寺院有 １１
座［８］。这些宗教在多民族的西北地区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厚

的群众基础。宗教是一种文化，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一个

常数。它作为对生命的终极眷注和精神的镇痛剂，它既消弭

着人们因社会急遽转型所带来的文化不适的“痛楚”，又平衡

着市场经济的“异化”给人们心理上造成的某种“失衡”和“张

力”，成为社会的“精神制衡器”和道德的“资源库”。因此，宗

教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文化资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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